
  土 壤 (Soils), 2010, 42 (6): 868~875 

 

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的起源
① 

——纪念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成立 80 周年 
 

龚子同， 王浩清， 张甘霖* 
（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南京  210008） 

 

摘  要： 本文追朔了我国现代土壤科学的起源。从 1930 年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成立到 1953 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

究所建立的 20 多年时间里，我国第一代土壤学家艰苦创业，取得了显著成绩。文章从我国现代土壤科学起源的背景，成立经过，

主要业绩，干部培养和学风 5 个方面来阐述。80 年前成立的土壤研究室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应该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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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近年对太湖古土

壤研究表明[1-2]，早在 6 000 ~ 7 000 年前我国就已有水

稻栽培。在这漫长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我国劳动人民

积累了丰富的识土、用土和改土的经验。公元前 4 世

纪前后战国时期《禹贡》一书就将九州土壤的类型、

分布和土地等级作了记述[3]。这是我国关于土壤分类

和土地分级的最早著述。但由于受帝国主义侵略，封

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及长期以来闭关锁

国的影响，19 世纪在西方科学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

的科学进步却十分滞缓，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美

各国和日本。但随着西方的现代科学包括农学和土壤

学逐渐传入我国，我国现代的土壤学至上世纪 30 年代

开始起步，比国外至少迟了半个世纪。这是一段我国

土壤学者艰苦创业的历程，值得我们追忆。 

1  中国现代土壤科学发端的背景 

1.1  19 世纪现代土壤学的诞生 

虽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指出：“土

壤学连同生态学好像发源于中国”[4]，但现代土壤学

却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1840 年J.V. 李比希（Liebig）

发表《化学在农业和植物生理学上的应用》，创立矿质

营养学说，确认矿物质是植物营养的基础；1840— 

1850 年间，H.S. 汤普生（Thomposon）和J.T. 魏（Way）

提出了“土壤吸附学说”; 1883 年俄罗斯学者道库恰

耶夫（Dокучаев в.в.）发表了《俄罗斯黑钙土》[5]，阐 

 

 

 

 

明土壤是母质、气候、生物、地形和时间 5 大成土因

素综合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自然体，创立了“土壤发生

学说”；1986—1888 年间，H. 海尔盖尔（Hellriegel）

和H. 惠尔法斯（Wilfarth）证实了碗豆根瘤形成与N2

同化作用的关系。这 4 项成就为现代土壤学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从此，土壤学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学

科之林。 

1.2  现代土壤学在我国的传播 

在现代土壤学建立之初的 50 年里，欧美现代土壤

学从不同途径传入我国。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 1877

年《格致汇编》刊载的《农事略论》中论及英国农业

时，首次介绍了李比希以及农业化学基本知识，这是

西方现代农业化学研究最早传入中国的译作。上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俄国学者T. P. Gordeef[6]以及V.A. 

Baltz和 B.B. Polynov[7]分别发表关于东北土壤和植被

的论文，文中介绍了当地黑钙土、变质黑钙土、灰色

森林土、泥炭沼泽土和黑色石灰土等类型和分布。这

是可以找到的我国最早的现代土壤分类资料。 

西方先进土壤学理论也吸引了我国学子。著名土

壤学家邓值仪[8]即是中国自费赴美留学攻读土壤学的

第一人，他在 1909—1914 年间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和威

斯康星大学学习土壤学，1914 年获得硕士学位。1919

年著名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8]获公费留美名额，因公

费被挪用，至 1920 年才筹得旅费赴美深造，先后入威

斯康星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和依阿华州立大学，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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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 

此外，1930 年前，先后有戴弘、黄野萝和张乃凤

先后赴日、德、美学习土壤学。同时，至 1930 年，全

国有 10 所大学院校分设农科或农学院陆续开设土壤

肥料课程。这些都进一步引进了西方新的土壤肥料学

的理念和方法。 

1.3  我国农业实践和呼唤 

上世纪初，我国正处于历史更替、社会变革的大

动荡时代。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自耕不能自食，自

织不能自衣。在此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为振兴我

国农业献计献策。 

1910 年公费赴美留学的竺可桢认为，中国以农立

国，万事以农为本，所以一开始进入伊利诺斯大学农

学院求读。后来在我国气象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謇（1853—1926）把教育与实业称为“富强之

本”，对发展我国垦殖事业作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聘任他为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北洋政府中担任

农商总长，为了发展农业他主张广设农事试验场，以

作为改良中国农业之根本。在他创导下，农业试验场

逐渐增多，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作用。作为地质学家

的翁文灏在 1929 年 10 月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中国

地理区域与其人生意义》的演讲，指出我国人口多、

耕地少，需要对地形、气候和土壤作较大规模的研究。

1932 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中国人口分布与土

地利用》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的困境，

说明土壤调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凡此种种都催生我国土壤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土壤

研究工作的开展。 

2  土壤研究室的建立和发展 

2.1  太平洋科学会议的促进 

1920 年美、澳、加、日、菲、爪哇、新西兰等太

平洋国家的 50 多位科学家联合于檀香山成立太平洋

国际科学会议组织，其宗旨是提倡和辅助该地区重要

科学问题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于

1929 年 5 月在爪哇万隆召开，中国科学家以翁文灏为

首，包括竺可桢等 13 人出席。会议有两项重要决议，

即要求各国开展土壤调查和成立土壤研究机构。随即，

南京金陵大学农经系邀请美籍教授 J.L.贝克（ J.L. 

Buck）[9]于 1929 年着手中国土地利用调查。贝克主要

从事农业经济研究，不了解土壤，继而又请美国土壤

学家肖查理（Chards Shaw）[10]来我国作土壤调查，此

实为我国土壤调查之先声。 

2.2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 

金陵大学肖查理所作之土壤调查时间仅为 1 年，

经费也有限，其工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以美国退

还“庚子赔款”为基金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

称中基会），鉴于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和金陵大学土壤调

查的启动，决议拨款 10 万元（1930—1932），委托农

矿部地质调查所举办全国土壤调查并成立专门机构

——土壤研究室以具体实施此项工作，从此翻开了我

国现代土壤学历史新的一页。 

2.3  翁文灏的策划和创建 

翁文灏（1889—1971）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

（1912，比利时），是我国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是

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和具有组织管理才能的科学界领军

人物。他曾多次率团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鉴于我国

人多地少，他强调土壤研究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

主张开展全国土壤调查。1930 年 7 月在中基会上，翁

以中基会执行董事身份，面对金陵大学农学院也向中

基会提出举办土壤调查的竞争，宣称土壤是地球岩石

风化的疏松表层，阐述地质工作兼野外土壤调查的便

利性以及当时地质调查所技术力量和设备的有利条

件，认为全国土壤调查应由地质调查所承办。最终翁

氏的提案被一致通过。接着他以地质调查所所长身份

主持筹建土壤研究室并兼任首届土壤室主任，开展土

壤调查工作。正如土壤学脱胎于地质学一样，我国现

代土壤学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关心下诞生的（照片 1）。 

 

 

 

 

 

 

 

 

 

 

 

 

 

                                                     

照片 1 翁文灏 

Photo 1  Weng wen-hao 

3  土壤研究室工作之进展 

3.1  土壤概图和《中国之土壤》编著 

全国性土壤概查是土壤室的主要工作。为了吸取

国外经验，翁氏首先敦请美国土壤学家潘德顿（Robert. 

L. Pendleton）（1930—1933），接着续请梭颇（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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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p）（1933—1936）作土壤室的主任技师，在这 7

年中侯光炯、陈伟、周昌云、李连捷、陈恩凤、朱莲

青、李庆逵、熊毅、马溶之、宋达泉、刘海蓬等（照

片 2）我国年轻土壤学家全力以赴，除西藏和新疆外，

足迹遍及全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土壤概查。 

 

 

 

 

 

 

 

 

 

 

 

 

 

 

 

 

 

 

 

 

 

 

 

随着J. 梭颇的到来，引进了美国马伯特（C.F. 

Marbat）土壤分类。应用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 

（pedalfers）作为最高级单元，以及黑钙土、漠境钙土、

灰壤、红壤、黄壤和黑色石灰土等类型。通过概查，

按马伯特分类调查和了解了我国主要土壤类型和分

布。在此基础上以梭颇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土壤》

（Geography of Soils of China）（1936）一书[11]，附 1/750

万中国土壤概图（图 1）。专著实际上是一个集体成果，

可惜的是该书无合作者的姓名，所编土壤图主要限于

东部。该书分别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中文版由李

庆逵和李连捷合译。1946 年日本土壤学者伊藤隆吉、

保柳睦美、上田信三和原田竹治将其译成日文出版。

这是反映中国土壤概貌的第一本土壤学专著，在国际

上有一定影响。 

1940 年马溶之、朱莲青又根据历年资料补编土壤

图，并缩编为 1/1 000 全国土壤约图。 

 

 

 

 

 

 

 

 

图 1  J 梭颇用 C.F.马伯特土壤分类所编的中国土壤图（1936） 

Fig. 1  James Thorp，s soilmap of China using C.F.Marbut，s soil 

classification system,1936 

 

3.2  区域土壤调查与分省土壤图编制 

分省土壤图之编制始于全国土壤图付印之后的

1942 年。在 77 项大、中比例尺区域性土壤调查的基

础上编制分省土壤图，包括余皓编的四川 1/100 万土

壤图，该图以土科为制图单元；由宋达泉编制的福

建全省土壤图，该图以土系复区为制图单元；由侯

光炯、马溶之编制的 1/300 万甘肃土壤概图，以土类

为制图单元；此外，还有朱显谟编的江西省土壤图

等。 

同时，进行了服务于不同目的的土壤调查，如盐

渍土调查，土壤侵蚀调查，荒地调查，土宜、土地利

用、土地分等以及还有工程土壤的调查等。抗战胜利

后，1947 年陆发熹[12]赴西沙群岛考察那里的土壤与鸟

粪磷矿，同年席连之[13]赴南沙群岛太平岛考察。这不

仅有很大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重要的国防意义。 

（左起前排：熊毅  J. 梭颇  翁文灏  周昌芸  李连捷 

中排：朱莲青  刘海蓬  马溶之  李庆逵  鲁巨川 

后排：李振武  沈德乾  鹿笃伊  戚景纯  张续绵） 

照片 2  翁文灏、J. 梭颇与土壤室同仁合影 

（1935 年冬 南京地质调查所） 

Photo 2  Weng wen-hao, J. Thorp and their collegues 

值得提出的是，侯学煜[14]尝试以土壤性质为基础，

从事植物生态研究。联系土壤性质，划分出酸性土、

钙质土和盐渍土的指示植物。其中对蕨类植物研究较

详，这是一项很有特色的工作。 

3.3  若干土壤类型的建立 

水稻土：关于水稻土之研究始于侯光炯、马溶之

在江西南昌的工作。后由朱莲青详细工作，根据水稻

土的复杂形态提出水稻分层方法，并讨论各土层之生

成与水分升降关系。1935 年侯光炯、马溶之在英国牛

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了关于江西南

昌水稻土的论文[15]，将水稻土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提

出来，并进一步将水稻土分为淹育、渗育、瀦育和潜

育 4 个亚类，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后，熊毅[16]在研究水稻土化学性质时指出，水

稻土的形成中只有铁的淋溶，而无铝的移动，从而在

化学性质上将水稻土形成过程与灰化过程区别开来。 

对于水稻土是一种土地利用方式或是一个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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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类型一直存在争论，至此，中国土壤学家从水稻

土的形成、形态和分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对水稻土作

为一种独立的土壤类型提供了理论基础，从此，“水稻

土”被越来越多的同行所接受。 

漠土：漠境土壤与一般钙层土不同，土壤中不仅

含有大量石灰，更含有石膏。在国外还将漠土与灰钙

土相混淆之时[17]马溶之[18]将我国漠钙土分为天山南麓

的无CaCO3移动的棕漠钙土及天山北麓的有CaCO3弱

移动的灰漠钙土。此后土壤分类名称虽有改变，但其

分类的理念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紫色土：1936 年，J. 梭颇称紫色土为紫棕壤[11]，

И.П 格拉西莫夫说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见过这种

土壤。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土壤室的侯光炯、余皓、

马溶之等根据土壤母质所赋予特有的“紫色”形态，

正式命名为紫色土，其下划分为钙质、中性和酸性 3

个亚类[19]，并列举了一系列的土系。像其他岩成土一

样，将土壤的岩性特征用于土壤分类的思想无疑是正

确的。 

盐渍土：熊毅[20]根据盐渍土形成方式，将其分为

盐化作用，脱盐作用，碱化作用、变质作用（或称脱

碱作用）及复原作用 5 种。他正确地将盐渍土区分盐

土、盐碱土、碱土、脱碱土。在盐土中根据盐分组成

再进一步细分。 

此外，根据中国实际划分出了砂姜土这一独特类

型，其下续分为高地砂姜土、湖地砂姜土和掩埋砂姜

土。肖查理把山东半岛的地带性土壤称为棕壤。梭颇

认为此种土壤既不同于 Ramann 棕壤，又不同于马伯

特所称的美国棕壤，故将其命名为山东棕壤。其后，

美国土壤文献中曾加以引用。 

3.4  土系的调查与初步整理 

土系为当时土壤分类的基本单元。1940 年马溶之、

席承藩对所研究土系作初步整理。1942 年朱莲青继续

此项工作，并校比四川土系，同时宋达泉在福建，熊

毅在江西皆注意土系之比较，并对新土系之建立严加

规定。1943 年席连之由闽至赣，从事两省土系之比较。

1945 年马溶之、席连之进一步对全国土系进行整理。

据介绍当时筹建了 2 000 个土系，部分土系译成英文。

根据我们从土壤室成立开始至 1953 年土壤研究所成

立前的土系进行了系统搜集，共计有 1 762 个土系。其

中福建 429 个，江西和四川分别为 254 和 212 个。虽

然土系分类的标准不完全统一，所分土系详简不一，

但毕竟是我国最早的基层分类研究的重要资料。 

3.5  土壤性质和土壤肥力之探讨[21] 

虽然当时土壤室的工作主要是土壤调查制图，但

对一些土壤性质和土壤肥力进行了探讨，在土壤性质

方面，如中国土壤酸度和碳酸钙（附图），酸性土壤的

盐基组成，土壤结构等研究；侯光炯的土壤粘靭性研

究和熊毅的土壤胶体的矿质成分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我国最早的“土壤分析法”，是李庆逵（1937）编著的。

在土壤肥力方面，除做一些肥料试验外，对土壤的某

些性质，如颜色、结构、水分状况和剖面形态与土壤

肥力关系进行了探讨。李庆逵最早从事磷肥试验，他

根据化学分析和幼苗试验，获知红、黄壤中速效磷含

量甚低，而固定能力极高，亟须施用磷肥。据此他指

出在上述酸性土壤上施用磷矿粉，其效果与施用过磷

酸钙及其他可溶性磷肥相同，惟效力稍迟而已。 

4  造就了我国首批土壤学家 

    土壤研究室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揭示了我国土壤研

究的新篇章，而且造就了我国首批土壤学家。 

4.1  严格用人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室的人员主要来自当时国内著

名大学的高才生，如北方的北平大学（侯光炯、熊毅、

席承藩）和燕京大学（李连捷、马溶之），南方的（中

央）金陵大学（陈恩凤、朱显谟、侯学煜）、复旦大学

（李庆逵）以及浙江大学（宋达泉）等。一般都要有

著名学者推荐，如侯光炯是由著名土壤学家虞宏正教

授向翁文灏推荐的。同时，要经过严格的考试。如著

名新生代地质学家“北京猿人”发现者裴文中，1927

年北大毕业，满怀希望投考地质所不幸落选。裴并不

灰心，第二年继续报考，终被录取，并参加了周口店

发掘工作，1929 年首次发现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

盖骨，震惊世界。至 1949 年间，地质调查所土壤室先

后有 30 人，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业绩，人员有进有出，

全室始终保持 20 人以下。 

4.2  实践中成长 

熊毅在“土壤工作 15 年”一文[21]中列举，为编制

全国土壤约图所进行之土壤调查共有 52 项，为绘制分

省土壤约图而进行的土壤调查 77 项，为特种目的而进

行的土壤调查 37 项。此外，还有 70 项研究工作。共

计有 237 项。在土壤室成立至 1946 年先后出版了“土

壤季刊”、“土壤专报”和“土壤特刊”3 种杂志，土

壤季刊发表论文上百篇；土壤专报（中文、英文）出

至 24 期；土壤特刊（甲种）出至 5 号，特刊（乙种）

4 期。 

仅 20 人的研究室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完成如此

多的任务，出版如此多的著作，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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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学是实验科学，在工作之初由有经验的土壤

学家言传身教。他们对野外工作十分严格认真。如确

定路线时，通常不走重复路；为了摸清土壤资源提出

“爬山必到顶峰、出门必须步行”；野外素描和记载必

须现场描绘现场记载，当日事当日记，决不允许事后

搞“回忆”，室内整理制图、书写论文也做到一丝不苟。

这样年轻的土壤工作者在完成任务的同时才能不断增

长才干。从而年轻的土壤工作者迅速成长。在 J. 梭颇

离任返国后，侯光炯、熊毅、马溶之、李庆逵等先后

担任研究室主任，担当起了发展中国土壤科学的重任

（照片 3）。 

 

 

 

 

 

 

 

 

 

 

 

 

 

 

 

 

 

 

 

 
 

 

4.3  出国深造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也十分重视国际交流和派谴

留学生到国外深造。在地质调查所的领导下和中华教

育基金的资助下，陈恩凤（1935—1938）获德国克尼

堡大学博士学位，李连捷（1940—1944）获伊利诺斯

大学农学院博士学位，李庆逵（1944—1948）获美国

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博士学位，侯学煜（1945—1948）

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熊毅（1947—1951）

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35 年侯光炯赴苏、

美、德、英、意、荷和瑞典考察，1945—1946 宋达泉

赴美康乃尔大学进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土壤科

学的研究水平。 

5  土壤研究室的一些优良传统 

5.1  艰苦创业 

前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于 1930 在北京兵马司 9 号成

立（照片 4、5），1935 年随所迁至南京珠江路新址（照

片 6）。1937 年抗战爆发，先迁长沙后迁四川北碚（照

片 7），1946 年迁回南京。在这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

就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不仅坚持下来，而且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 

当时野外工作条件差，前地质调查所成立伊始，

经费困难。既没有汽车代步，也无旅馆招待所住宿。

陆路交通主要靠马匹或毛驴，用作驮运行李，调查考

察靠步行。土壤和地质工作经常深入深山老林和荒漠

草原等边远地区。如马溶之只身进行新疆这样地域辽

阔、地形复杂和植被多变的空白地区探索漠土的类型、

形成和分布规律是何等不易。 

 

 

 候光炯                 熊 毅 

（1937―1940）         （1945―1947）  

 

 

 

 

 

 

 

 马溶之               李庆逵 

（1947―1952）  （1940 年以后长期任副主任） 

照片 3  翁文灏之后历届土壤研究室主任 

Photo 3  The chiefs of Department of Soil Science after Weng wen-hao 

 

 

 

 
照片 4  原北平兵马司 9 号地质调查所所址 

Photo 4  The main building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 Beijing

 

 

 

 

 

 

 

 

 

 

照片 5 北京兵马司 9 号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石碑 (1996)

Photo 5  Stone tablet of Department Of Soil Science  

in Beijing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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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1935 年建成的地质调查所陈列馆，位于南京珠江路 

Photo 6  Exhibition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 Nanjing 

 

 

 

 

 

 

 

 

 

 

 

 

 

 
 

照片 7  重庆北碚地质调查所办公楼 

Photo 7  Main building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in Beibei fo Chongqing 

 

当时不仅调查工作难而艰苦，更严重的是有时还

冒着生命危险。1929 年赵亚曾在云南，1949 年许德佑

等 3 人在贵州遭遇土匪被害，献出了宝贵生命，但这

一切并没有阻止地质和土壤工作者为为科学事业奋斗

的决心和信心。 

5.2  献身精神 

前地质调查所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所，但经费比

较困难，常使土壤调查陷入困境。1948 年，土壤室以

2 000 元金圆券作经费，派席连之、何金海赴台湾调查，

但金圆券迅速贬值，迫使调查中止。他俩由上海至基

隆乘头等舱，回上海时只能乘统舱。抵沪时由于囊中

羞涩，只能投亲靠友，以解燃眉。 

1939—1944 年日本飞机轰炸重庆达 5 年之久，重

庆夏日晴热少雨，是敌机轰炸旺季，土壤学者在此炎

夏躲进防空洞手里还捧着资料撰写报告。地质调查所

名声很大，是许多青年向往的学术殿堂，但职工待遇

比一般机关低，生活十分清苦，在抗战时期尤其艰苦。

一心向往地质调查所，而由于专业不对口而未能如愿

的冰川学家施雅风院士回忆[22]：“当时土壤研究室就在

图书馆旁一幢平房中办公，室主任侯光炯先生整日在

研究室工作，一天下午，他女儿找他说你怎么不回去，

家里已断粮，今天中午就未能举炊，全家已饿了一顿，

你快想办法。这时侯先生才从学术思维中清醒过来，

临时从食堂借了几升米，带回家去做晚饭。‘家无隔宿

之粮’是通常议论极穷困人家的话，想不到一个高级

科学家也贫困至此”。 

5.3  学术民主 

前地质调查所学术风气很浓，伴随着实际工作所

开展的学术活动更使年轻人得益匪浅。地质调查所全

所每周一次的“纪念周”上，大多是学术报告。土壤

研究室也常举行学术讨论会。不论全所、全室学术活

动都非常活跃。这对学科渗透、互相学习很有帮助。 

朱显谟先生在学术上常有自已独特的看法。通常

认为红壤是地带性土壤，其形成过程是脱硅和富铝化

过程；而朱显谟认为此种红壤主要是古土壤和古风化

壳的残留，而不是地带性土壤[23]。进而认为目前成土

作用是富硅而不是脱硅作用[24]。这一争论持续了几十

年，近来由于测试手段的进步和资料的积累，发现热

带地区高度风化的土壤表层确实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复

硅现象[25-28]。朱显谟这个观点的提出和坚持除了他作

为一个土壤工作者善于学习地质学知识，应该说与当

时浓厚的学术气氛有关。 

当时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工作的中国国家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回忆[25]：“土壤室有两个特

点：一个是土壤室学术氛围活跃，学术报告演讲很多，

常常是哪个人做了工作就做报告，并进行讨论，既有

细致分析，也有十分激烈的争辨。这种生动活泼的场

面很受欢迎，特别受年轻人的关注。这大概是为什么

土壤研究室一直保持思想活跃的原因。另一个特点是

土壤室学术创新多、新人多、点子多。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讨论得起来以及受年轻人喜欢的缘故吧！”。刘东

生虽非土壤学者也经常去土壤室参加这些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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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学术气氛的熏陶下，促进了地质学和土壤学之

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 

获泰勒环境成就奖、被誉为“黄土之父”的刘东

生说[25]：“我的黄土-古土壤组合想法之所以产生，是

在地质所时，参加土壤室宋达泉对下蜀古土壤问题的

讨论，从包括马溶之先生在内的土壤学家们（如朱显

谟、席承藩院士等）身上所获得启发而已。”当谈到

1955 年马溶之指出三趾马红黏土层中有古土壤层时，

他说：“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接着说：“回过

头来想起地质调查所时，土壤研究室的那种学术上活

跃，激烈争辩，不管对与不对，人们都愿意把自已的

认识说出来的做法，以及后来象马溶之先生那样，毫

无功利之心，赤诚地效忠于科学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把自己认识告诉后辈年轻人的做法，也许就是科学研

究中最普通而又是最宝贵的传承吧！”想不到当年土壤

室的学术讨论竟对研究 240 万年来黄土变化的刘东生

先生有如此大的影响。 

新中国的成立给了我国土壤学家展现才能的极大

空间。前地质调查所土壤室的中国土壤学家在新中国

建立后，成为科研、教学和产业部门的领军人物。据

不完全统计，其中有 8 人担任研究所正、副所长，多

人担任农业大学校长、农业部勘察设计院院长，5 人

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至 1996

年，曾在前地质调查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共有 48 人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就土壤室而言，先后有

8 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 人当选国外院士。1980

年J. 梭颇来华参加国际水稻土会议时，惊叹中国土壤

界的巨大变化[26]（照片 8）。 

 

 

 

 

 

 

 

 

 

 

 
 

左起： 熊毅  李连捷  J.梭颇  李庆逵  陈恩凤 

照片 8  国际水稻土会议上老同事重逢 (1980) 

Photo 8  Old friends meeting again 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addy soil (1980) 
 

目前我国已拥有一批学科齐全的土壤研究机构，

土壤学会的会员已达万人以上。中国的土壤学不仅在

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有长足的进步，更重要的是

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华北平原、

黄土高原、华南红壤、东北黑土、西南紫色土和西北

干旱土的开发治理为农业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作出了

重大贡献。 

目前我国的科研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土壤科学研

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国外的差距也大为缩小。早

期土壤科学的成就，不仅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当时艰苦创业的献身精神和学术争鸣等优

良学风，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 

物质的遗产是有限的，而精神的财富是无限的，

我国现代土壤学的发展历程无疑给我们在不断创新的

道路上以莫大的启迪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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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recorded the history of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il Science Department in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and introduced its main activities and great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early aged from 1930 to 1953.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pecial 

soil research agency and successively its original soil survey and other activities promoted substant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il science in 

China. The various contributions of the department are valuable and unforgettable for Chinese soil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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